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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明清时期的一些地方志用汉字零星记录过一些苗瑶语词汇。鸦片战争后，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中国、东南

亚获得传教特权，进入中国和东南亚的英、法传教士采用拉丁字母和其他符号记录了中国、东南亚苗瑶语的

一些材料，编纂苗瑶语词汇集或词典，其目的和本质是在苗瑶民族地区传播基督教和天主教。法国殖民中

南半岛初期，远东研究院的一些学者进入东南亚国家，开始对中南半岛的苗瑶语和其他语言进行民族志调

查研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东南亚语言学先驱法国学者博尼法西对法国殖民地越南北部山区苗瑶语的调

查及对所调查材料音韵的初步描写和比较研究。①英国殖民印度时期，东印度公司的一些负责人以旅行调

查的方式接触并记录了一些苗瑶语材料，以戴维斯为代表的学者探讨了苗瑶语的系属问题。越南战争期

间，法国传教士、英美学者对老挝、泰国北部山区的苗瑶语作过一些调查研究，代表性人物有唐纳、斯特列

克。随着越南战争的结束，大批东南亚苗瑶民族迁往西方国家，西方学者对苗瑶语的调查研究主要基于这一

部分苗瑶民族的语言。

中国学者对苗瑶语的调查研究始于 20世纪 20年代，但基本是随机调查和民族志调查附带的语言调查。

对苗瑶语进行真正语言学意义的调查是抗日战争时期北方高校、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南迁过程中对途

经地区苗瑶语的一些调查，代表性人物有李方桂、罗常培、张琨、马学良、高年华等。大规模的调查是 1952-
1959年为国家建制建设和落实民族政策需要，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二工作队对湘、黔、滇、桂、川、

粤等6省区苗瑶语近300个调查点的调查，调查队以马学良为队长、王辅世为副队长，陈其光、毛宗武等一批知

名学者为成员。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第二工作队的调查，奠定了全球苗瑶语研究的基础，相关成果

主要是语言结构的基本描写和音韵比较研究。1979年以后，苗瑶语的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除语言简

志、新发现语言的描写研究外主要成果还包括语言地图、历史比较研究。

苗瑶语语音实证研究的问题
李云兵

【摘 要】20世纪初以来的苗瑶语研究，基本是“口耳之学”的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这些研究成

果中发现了大量与中国境内诸语言共有的共性，也发现了苗瑶语不少较为特殊的个性。“口耳之学”发现的苗

瑶语特殊个性的性质不易确定，需要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进行实证，以验证“口耳之学”的判断与语言事实的

关系。这些特殊个性包括鼻冠音、浊闭塞音、鼻塞音、塞边复辅音、内爆音、清化鼻音边音、送气清擦音、长短元

音、连读变调韵律、弱化音节元音和谐等。对特殊个性性质的研究有助于推动苗瑶语研究领域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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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个苗瑶语研究的发展史来看，基本是“口耳之学”的研究，基于现代科学技术方法论的实证研究不

多。在“口耳之学”研究中发现的一些特殊现象，急需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定性实证研究，以验证“口耳之学”

的判断与语言事实的关系。

二、苗瑶语的谱系分类

苗瑶语是苗瑶语族语言的简称，是苗族、瑶族、畲族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中国境内使用苗瑶语的世居苗

族、瑶族、畲族主要分布在黔、湘、滇、桂、川、鄂、渝、粤、琼、赣等省区。苗族、瑶族还分布在越南、老挝、泰国、缅

甸、美国、法国等国家。

(一)苗瑶语的谱系分类

20世纪初，苗瑶语的谱系分类就受到有关学者的关注。1906年，德国人类学家施密特(Schmidt)建立南方

语系，也称奥亚语系，即南亚语系。南方语系包括台语、孟高棉语、苗瑶语。②1909年，英国戴维斯(Davies)提出

孟高棉语系，认为孟高棉语系有苗瑶语、民家语、佤崩龙语3个语族。苗瑶语分为苗语、瑶语，民家语为民家或

白语，佤崩龙语分为佤、拉、布朗、崩龙、克木等语言。③1909年，瑞典科诺(Konow)把苗瑶语排除在汉藏语系之

外，认为苗瑶语是独立的语系，称为蛮语系。④1926年，德国人类学家施密特(Schmidt)主张苗瑶语属台语系。⑤

1929年，法国汉学家马伯乐(Maspéro)认为苗瑶语是独立的苗瑶语系。⑥1948年，法国欧德里古尔(Haudricourt)
认为苗瑶语属于1906年施密特建立的澳亚语系，即南亚语系。⑦

中国尽管较早就出现传统语文学，但明清以来主要是对汉语音韵的考订或审订，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到

20世纪20年代才有拓荒，到20世纪30年代才对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李方桂结合国内外

文献提出印-支语系，又称“藏-汉语系”“汉-藏语系”。汉藏语系分汉语族、侗-台语族、苗-瑶语族、藏-缅语

族，其中，苗-瑶语族分苗语群、瑶语群。⑧

1954年，罗常培、傅懋勣认为苗瑶语属汉藏语系，称为“苗瑶语族”，并分苗语支、瑶语支，各只有一种语言：

苗语、瑶语。⑨

1942年，美国白保罗(Benedict)⑩提出古南方语系，认为苗瑶语可能属古南方语系，但还不能确定；1966年，

把东南亚的语言分为汉藏、苗瑶、民家、澳亚和澳泰5个语系；1972年，白保罗把苗瑶语族列入澳泰语系并作一

个独立的语族，另一个语族包括加岱语、澳斯特罗尼西亚语和澳亚语；1975年，白保罗把澳亚语从澳泰语系中

分裂出去，澳泰语系由加岱语、澳斯特罗尼西亚语和苗瑶语组成。白保罗的主张得到易嘉乐(Egerod)、福雷斯

特(Forrest)、奥德里古尔(Haudricourt)、包拟古(Nicholas)、马提索夫(Matisoff)等西方学者的支持。中国学者一般

认为苗瑶语族属汉藏语系。

(二)苗瑶语的内部分类

苗瑶语的分类是指苗瑶语的语支分类，主要依据是语音、词汇、语法的差别。关于苗瑶语分类的研究，始

于20世纪初，但目前还是有不同的看法，分歧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苗瑶语分几个语支，另一方面是不同

语支各包含哪些语言。

前述孟高棉语系说、台语系说、蛮语系说、苗瑶语系说、澳亚语系说、古南方语系说都认为苗瑶语族不分语

支，只有苗、瑶两种语言。白保罗的澳泰语系说，把苗瑶语看成一个语族并分苗语支、瑶语支，苗语支有苗语、

布努语两种语言，瑶语支只有瑶语。

汉藏语系说的学者，包括李方桂、赵元任、董同龢、罗常培、傅懋勣及其他稍晚的学者对苗瑶语的内部分类

的框架基本一致，认为苗瑶语族分为苗语支、瑶语支，苗语支下有苗语，瑶语支下有瑶语。

20世纪80年代，学界对苗瑶语族的分类基本没有变化，仍分为苗语支、瑶语支，稍有不同的是对畲语的语

支归属有不同的看法，毛宗武、蒙朝吉主张属苗语支，陈其光主张属瑶语支，出现分歧的原因是方法论的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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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认为畲语属瑶语支者是从畲语与瑶语的语法基本一致来确认，而认为畲语属苗语支者则从词汇和词汇所

反映的语音规律出发。

20世纪90年代以后，苗瑶语族的分类进入一个新的分歧时期。王辅世、毛宗武认为苗瑶语族分苗语支、

畲语支、瑶语支，苗语支包括苗语、布努语、巴哼语、炯奈语，畲语支只有畲语，瑶语支只有勉语。王辅世对笔

者说建立畲语支的目的是为避免畲语语支归属的争论。正因为如此，陈其光认为20世纪的苗瑶语族语言研

究，语族、语支、语言的分层归类并不能准确地反映语言之间的亲疏远近，如果分出畲语支的话，炯奈语应属畲

语支，并进一步认为坝那语也应归畲语支。近几年来，随着对苗瑶语族语言的调查与研究的不断深入，尽管

白保罗、王辅世、陈其光等国内外学者主张畲语自成畲语支，但大多数学者仍认为畲语属苗语支，也就是说苗

瑶语族分为苗语支、瑶语支已成为学界的共识。

目前，苗瑶语分苗语支和瑶语支，有苗语、布努语、巴哼语、唔奈语、优诺语、炯奈语、坝那语、畲语、瑶语等9
种语言。其中，苗语、布努语、巴哼语、唔奈语、优诺语、炯奈语、坝那语、畲语属苗语支，瑶语属瑶语支。瑶语也

称勉语。苗瑶语的谱系树图如下：

苗瑶语族
ì
í
î

苗语支：苗语、布努语、巴哼语、唔奈语、优诺语、炯奈语、坝那语、畲语

瑶语支：瑶语(勉语)
苗语分布在贵州、湖南、云南、四川、广西、重庆、湖北，及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美国、法国、德国、澳大利

亚、阿根廷；布努语分布在广西、云南；巴哼语分布在广西、贵州，及越南北部；唔奈语分布在湖南；优诺语、炯奈

语分布在广西；坝那语分布在湖南；畲语分布在广东。瑶语分布在湖南、广西、广东、云南、海南、贵州、江西，及

越南、老挝、泰国、缅甸、美国、法国。

(三)苗瑶语方言土语的分类

苗瑶语方言土语的分类主要依据语音差别和语音演变规律。

根据语音差别和语音演变规律，苗语分湘西方言、黔东方言、川黔滇方言。

苗语湘西方言之所以成其为苗语的一个方言，主要的依据是古苗瑶语鼻冠闭塞音声类在湘西苗语中的

反映形式，即阴类调来源的古鼻冠闭塞音声类仍然是鼻冠闭塞音声母，而阳类调来源的古鼻冠闭塞音声类

一般是脱落鼻冠音，保留同部位的闭塞音，如果古声类为鼻冠唇舌复辅音，则脱落闭塞音，声母为由唇音与

流音构成的复辅音。苗语湘西方言内部有一定的差别，根据语音方面的差别把这个方言划分为东部土语和

西部土语。

苗语黔东方言的划定也主要依据古苗瑶语鼻冠闭塞音声类在现代语言的反映形式。苗语黔东方言没有

鼻冠闭塞音声母，但在少数地方有鼻冠擦音声母，如nz，ȵʑ等。古苗瑶语的鼻冠闭塞音声类，阳类调来源的一

般反映为脱落闭塞音、保留鼻音，阴类调来源的一般反映为脱落鼻冠音、保留闭塞音，只是闭塞音在后来的发

展中有一些变化，但仍然具有闭塞音的性质，少数演变为擦音，特别是古苗瑶语为唇舌或塞擦音的声类，苗语

黔东方言多数地方都反映为擦音，全清来源的反映为擦音，而次清来源的反映为送气清擦音。苗语黔东方言

内部有一定的差别，分为东部、北部、南部、西部等4个土语。

苗语川黔滇方言之所以区别于湘西方言、黔东方言，主要基于古苗瑶语鼻冠闭塞音声类在现代语言中的

反映形式，除极个别土语因语言影响导致鼻冠闭塞音声母的鼻冠音成分脱落外，绝大多数土语在四声八类的

音节中都出现鼻冠闭塞音声母，这是苗语川黔滇方言在语音方面的一个突出特点，并以此区别于湘西方言、黔

东方言。尽管苗语川黔滇方言各地有许多共同的语音特点，词汇、语法也有许多一致性，但仍然有较大的差

别，根据20世纪5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的研究，一般认为苗语川黔滇方言尚需划分出次方言这一层次，并把苗

语川黔滇方言进一步划分为川黔滇、滇东北、贵阳、惠水、麻山、罗泊河、重安江、平塘等8个次方言。苗语川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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滇方言的8个次方言中，除滇东北次方言、罗泊河次方言、重安江次方言内部比较一致不分土语外，川黔滇次方

言一般分两个土语，惠水、平塘次方言各分4个土语，贵阳次方言分为5个土语，麻山次方言分6个土语。

布努语，是瑶族布努支系、白裤瑶支系、黑裤瑶支系、青裤瑶支系使用的语言。根据语音、词汇、构词形

态等方面的关系，把布努语分为布努、包瑙(瑙格劳)、努茂 3个方言。布努方言划分为东努、努努、布诺 3个

土语。根据民族自称和不同地方话语音、词汇的差别，努茂方言分为努茂、冬孟两个土语。包瑙方言不分

土语。

巴哼语，是自称pa35 35“巴哼”、pa35 35mɦjε33“巴哼人”，他称“红瑶”的瑶族所说的一种新发现语言。根

据语音差别和语音演变规律，巴哼语分为南部、北部两个方言。

唔奈语，是自称m。m35 nai33“唔奈”，他称“花瑶”的瑶族所说的新发现语言。目前尚无全面调查，暂不分

方言。

优诺语，是自称ʑou13nɔ13“优诺”，他称“红瑶”的瑶族使用的新发现语言。根据语音差别和语音演变规律，

优诺语分柳田、黄洛两个方言。

炯奈语，是自称kjɔ33nai33、kja31nε31“炯奈”，他称“花蓝瑶”的瑶族所说的新发现语言。根据语音差别和语

音演变规律，炯奈语分长峒、六巷两个方言。

坝那语，是自称pa53na313“坝那”，他称“红苗”的苗族所说的新发现语言，不分方言。

畲语，是自称hɔ22ne53“山人”的畲族所说的语言。根据使用畲语的畲族分布地域和畲语的细微差别，把畲

语划分为莲花方言和罗浮方言。

使用瑶语的瑶族的自称、他称都比较复杂。自称mjen31“勉”或 ju31mjen31“优勉”的瑶族，他称“盘古瑶”“盘

瑶”“盘瓠瑶”“过山瑶”“大板瑶”“小板瑶”“板瑶”“顶板瑶”“尖头瑶”“平头瑶”“红头瑶”“箭杆瑶”“牛角瑶”“土

瑶”“本地瑶”“花瑶”“坳瑶”“正瑶”“粮瑶”；自称 kim33mun33“金门”、kem53di35mun21“甘迪门”的瑶族，他称“蓝靛

瑶”“山子瑶”“花头瑶”“沙瑶”“平头瑶”“坝子瑶”；自称bjau31mɔn31“标曼”、ɕi31mun31“史门”的瑶族，他称“民瑶”

“四大民瑶”；自称bjau31min31“标敏”、tɕau44ko55min55“交公勉”的瑶族，他称“东山瑶”“狗头瑶”；自称dzau53min53

“藻敏”的瑶族，他称“八排瑶”。自称相近，语言基本相同，根据自称和语言的语音差别、语音演变规律，把瑶语

分为勉、金门、标敏、藻敏4个方言。瑶语方言的划分除综合参考使用瑶语的瑶族历史、文化、支系等人文因素

外，主要依据瑶语内部语音、词汇、语法的共同特征和差异性，而在实际操作中主要依据瑶语语音方面的共性

与差异。据此，勉方言分为广滇、湘南、罗香、长坪4个土语；金门方言分为滇桂、防海两个土语；标敏方言分为

东山、石口、牛尾寨3个土语；藻敏方言不分土语。

综上所述，苗瑶语的谱系分类经历了较长时间的发展过程。在苗瑶语的系属谱系分类中，汉藏语系说、澳

台语系说影响较大，但是，近十年来随着分子人类学用于语言学研究，一些成果应该受到重视。通过研究发

现，苗瑶族群中的苗族、瑶族、畲族的父系Y染色体DNA与孟高棉族群在遗传结构上的相似度非常高，在Y染

色体单倍群的分布上，都享有高频的O2a-M95、O3a3b-M7和O3a3c1-M117，而单倍群O3a3b-M7在与苗瑶族

群、孟高棉族群相邻的藏缅、侗台族群中的频率非常低，甚至在其他东亚/东南亚人群中几乎不存在；O3a3b-M7
的STR网络结构展现出一种明显的分层结构，并且几乎没有从苗瑶族群向孟高棉族群的基因流，而只有从孟

高棉族群到苗瑶族群的基因流，表明苗瑶族群中的O3a3b-M7可能来源于孟高棉族群中的O3a3b-M7。这种

实证研究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施密特认为苗瑶语属于南亚语系、戴维斯认为苗瑶语属于孟高棉语系

的观点。同样，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应该也可以用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实验研究，实证和验证“口耳之学”

方法发现的苗瑶语的一些特殊现象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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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语音实证研究的问题

随着学界用“口耳之学”的方法对苗瑶语进行深入调查和研究，苗瑶语的语言结构特征和规律得到了一定

程度的揭示，包括鼻冠闭塞音、浊闭塞音、鼻塞音、塞边复辅音、内爆音、清化鼻音边音、送气清擦音、长短元音、

声调分化、连读变调韵律、弱化音节元音和谐等特殊现象需要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实证研究，以验证“口耳之

学”的判断。

(一)鼻冠闭塞音、浊闭塞音与鼻塞音实证的问题

学界普遍认为古苗瑶语有鼻冠闭塞音声类，但鼻冠闭塞音声类在现代语言中的反映形式复杂多样。一般

而言，苗语川黔滇方言阴、阳调类均为鼻冠闭塞音，但也有少数地方没有鼻冠音，如贵州安顺市郊的大山脚、大

风洞等处的苗语，在当地汉语的影响下没有鼻冠音；湘西方言阴类调反映为鼻冠闭塞音，阳类调反映为脱落闭

塞音、保留鼻音，但在老湘语的影响下，在西南官话与老湘语交接地带的苗语有纯浊音；黔东方言阴类调反映

为脱落鼻冠音成分、保留闭塞音成分，但塞擦音擦化明显，阳类调反映为脱落闭塞音、保留鼻音，但根据声类来

源也有少数反映为鼻冠浊擦音。布努语与苗语川黔滇方言一样，阴、阳调类均为鼻冠闭塞音，但也有少数地方

没有鼻冠音，在壮语的影响下，鼻冠音脱落、保留闭塞音，如布努语布努方言努努土语。巴哼语南部方言的阴、

阳调类为鼻冠闭塞音，但存在非线性演变现象，而北部方言受苗语黔东方言、侗语的影响没有鼻冠音。唔奈

语、炯奈语与苗语川黔滇方言较为一致，阴、阳调类为鼻冠闭塞音。优诺语与苗语黔东方言较为一致，阴类调

反映为脱落鼻冠音成分、保留闭塞音成分，但塞擦音有擦化现象，阳类调反映为脱落闭塞音、保留鼻音。畲语

阴、阳调类均脱落鼻冠音成分，保留闭塞音。坝那语、瑶语是古鼻冠闭塞音均反映为纯浊闭塞音。

我们的主要问题是，苗瑶语尤其是苗语支的苗语川黔滇方言、布努语、巴哼语、唔奈语、炯奈语有比较系统

的鼻冠闭塞音。这些鼻冠闭塞音，坝那语、瑶语以浊闭塞音对应，而在苗语湘西方言的调查中，有的记为鼻冠

闭塞音，有的记为浊闭塞音。例如：

那么，在湘西方言中，记录为纯浊音或纯浊送气的是鼻冠音，还是纯浊音或纯浊送气，其与瑶语、坝那语的

纯浊音在性质上是否一致，发声态是否一致，这需要进行试验研究获取翔实的数据来实证其语音性质，以解决

“口耳之学”调查研究中的分歧。

在苗瑶语语音的“口耳之学”研究中，古苗瑶语的鼻冠音声类有一种特殊的反映形式，即间隙鼻冠闭塞音，

其中以苗语川黔滇方言罗泊河次方言为典型代表。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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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语川黔滇方言罗泊河次方言的这种间隙鼻冠音在“口耳之学”研究中，一般解释为古苗瑶语的鼻冠闭塞

音声类在苗语川黔滇方言罗泊河次方言的阴类调中反映为间隙鼻冠音，而在阳类调中反映为常态鼻冠闭塞

音。这实际上无法从音理上、学理上、发声态上得到清晰解释。这就需要进行试验研究，在获取翔实数据的基

础上，对其音理、学理、发声态进行科学的解释，以验证“口耳之学”的判断。

在“口耳之学”的调查研究中，我们发现苗瑶语中巴哼语南部方言有一类特殊的鼻冠闭塞音，即鼻冠音成

分清化的鼻冠闭塞音，分布于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龙胜各族自治县及贵州省从

江县的巴哼语。例如：

巴哼语这种清化送气鼻冠闭塞音的发音机制是清送气闭塞音影响鼻冠音成分清化，还是古苗瑶语阴类

调、次清鼻冠闭塞音自然演变使然，从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角度只能解释为古苗瑶语阴类调、次清鼻冠闭塞音

声类在现代巴哼语南部方言中反映为清化送气鼻冠闭塞音，但是我们无法知晓这种音的发声态及口腔气

流、鼻腔气流的状态和气流的强弱，是协同发音，还是鼻腔气流强于口腔气流或正好相反?这就需要进行声学

语音学借助相关设备进行测试和试验，以翔实数据提供证据以验证“口耳之学”的判断，并对其音理、学理做出

科学解释。

在以往的研究中，认为现代畲语有鼻冠音声母遗存。这种鼻冠音声母是依据炯奈语的声母和瑶语的全

浊音声母来作的推断。例如：

然而，有的学者认为炯奈语的鼻冠音声母不是鼻冠音声母，而是跟瑶语一样是全浊音声母，依据是从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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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支语言的角度来作的考察，如果说炯奈语的鼻冠闭塞音是鼻冠闭塞音的话，那么苗语川黔滇方言、布努

语、巴哼语等也应该是鼻冠闭塞音，但并非如此，所以认为是浊音的痕迹；然而，如果是炯奈语的某些声母

是浊音的话，可以得到瑶语的支持，但苗语支其他语言均不支持炯奈语为浊塞音。所以，对炯奈语这种鼻

冠闭塞音声母性质的判断，在“口耳之学”研究中出现较大分歧。这种分歧是“口耳之学”“听辨”导致的。

炯奈语的这种特殊语音现象就需要特定的技术参数和实验来作进一步研究，通过翔实的数据和科学的分

析，才能确定炯奈语的特殊语音现象是鼻冠闭塞音，还是纯浊音，或者两者都不是，而是一种鼻塞音，其调音部

位和调音方法是什么?
(二)塞边复辅音实证的问题

苗瑶语的塞边复辅音是指由塞音与边音复合构成的语音。苗语、瑶语、布努语、炯奈语、坝那语有塞边复

辅音，巴哼语、唔奈语、优诺语、畲语没有塞边复辅音。

根据苗瑶语塞边复辅音的现状，塞边复辅音分布于双唇、齿龈、软腭、小舌等4类调音部位，诸如pl、t 、kl、
ql，mpl、nt 、kl、Nql，分布于清、浊等两种调音方法，可细化为全清、次清、全浊类型，诸如pl、phl、bl、mpl、mphl、
mbl，t 、t h、dl、nt 、nt h、ndl，kl、khl、gl、kl、khl，ql、qhl、Gl、Nql，形成双唇、齿龈、软腭、小舌等4类塞边复辅音，

其中，齿龈塞边复辅音 t 、t h、dl、nt 、nt h、ndl的调音部位比较特殊，成阻于齿龈，除阻于双舌边，塞音与边

音结合紧密，称为边擦复辅音，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苗瑶语的 t 、t h、dl、nt 、nt h、ndl等不是复辅音，然

而，历时比较显示，苗瑶语的 t 、t h、dl、nt 、nt h、ndl等不仅源于复辅音，而且是真性复辅音。塞边复辅音的

对应情况复杂。

苗语川黔滇方言、布努语、炯奈语、坝那语为塞边复辅音，苗语黔东方言、苗语湘西方言、巴哼语、唔奈语、

优诺语、畲语为塞音或腭化塞音，瑶语标敏方言、金门方言为塞边复辅音，勉方言、藻敏方言为塞音或腭化塞音

或唇化塞音。例如：

苗语川黔滇次方言、滇东北次方言为边擦复辅音，苗语其他方言或次方言、布努语、巴哼语、唔奈语、炯奈

语、坝那语、畲语、优诺语、瑶语为唇化塞音或腭化塞音或塞音。例如：

苗语滇东北次方言、瑶语标敏方言为塞边复辅音，苗语的其他方言或次方言、布努语、巴哼语、坝那

语、畲语、瑶语其他方言为塞音，苗语罗泊河次方言、炯奈语为塞擦音或擦音，唔奈语、优诺语为腭化塞音

或塞音。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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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语川黔滇次方言为塞边复辅音，其他方言或次方言及布努语、巴哼语、炯奈语、唔奈语、优诺语、坝那语、

畲语、瑶语为唇化塞音或唇音。例如：

瑶语标敏方言为塞边复辅音，其他方言为腭化塞音或塞音；布努语、炯奈语、坝那语为腭化塞音，巴哼语、

唔奈语为小舌音，苗语、优诺语、畲语为塞音。例如：

以往的苗瑶语“口耳之学”研究认为，这些由塞音与边音构成的语音，其音质就是复辅音，称为“塞边复辅

音”。塞边复辅音是一种辅音丛。辅音丛由复辅音、复杂辅音和“一个半音阶”三种类型构成。苗瑶语的塞边

复辅音是复辅音，还是复杂辅音，或是“一个半音节”，需要进行实证研究，通过语音实验来证明这些塞边音的

两因素之间的时长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哪种类型的塞音、边音之间的时长长，哪种类型的塞音、边音之间的

时长短，两个音素之间的时长长说明两者结合松，相反，两者结合紧，通过翔实数据来证明“口耳之学”的“塞边

复辅音”的根本性质。

(三)内爆音实证的问题

内爆音这一术语在21世纪初传入中国并引起不小反响。在中国传统语言学中，侗台语、苗瑶语的“内爆

音”通常记录为先喉塞音。内爆音传入后，研究侗台语的一些学者，将先喉塞音符号改成内爆音符号，但主要

是塞音部分，鼻音、近音部分并未改动。苗瑶语内爆音符号并未修改，只有极少数学者使用。如果记录为先喉

塞音的都看作“内爆音”的话，那么苗瑶语的内爆音分布于塞音、鼻音、边音和近音。例如：

带先喉塞的双唇、齿龈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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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先喉塞的鼻音、边音、近音。

来源于塞边复辅音的带先喉塞的边音、齿龈塞音。

在现代苗瑶语中，带先喉塞音的辅音声母分别为ʔp-、ʔt-、ʔm-、ʔn-、ʔȵ-、ʔ-、ʔl-、ʔw-、ʔʑ-等调音部位，

其调音方法均为清声类、阴类调。以往的研究将其作为一个音类来处理，即认为古苗瑶语有全清、全浊、次清、

次浊4类音类，带先喉塞音的ʔp-、ʔt-、ʔm-、ʔn-、ʔȵ-、ʔ-、ʔl-、ʔw-、ʔʑ-等的声调均为全清阴类调。如果按带

喉塞音的声母处理为“内爆音”，但是，国际语音学会并未制定ʔm、ʔn、ʔȵ、ʔ、ʔl、ʔw、ʔʑ等作为内爆音的符号，

如果将ʔp、ʔt处理为内爆音，而将ʔm、ʔn、ʔȵ、ʔ、ʔl、ʔw、ʔʑ处理为带先喉塞音，一个语音系统采用了两种不同

的处理方式，有悖于语音系统的统一性、整齐性原则，这显然是不合适的。导致此种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靠

“口耳之学”不能完全确定ʔp、ʔt、ʔm、ʔn、ʔȵ、ʔ、ʔl、ʔw、ʔʑ的调音部位和调音方法的基本性质。那么，苗瑶语

的这些带先喉塞音到底是不是内爆音，还是别的什么音，这就需要进行语音实验的实证研究，用翔实的数据来

说明这些音类的根本性质，如果是内爆音，则需要建议创制和设立ʔp、ʔt、ʔm、ʔn、ʔȵ、ʔ、ʔl、ʔw、ʔʑ的内爆音记

录符号；如果不是内爆音，则需要解释和回答这些音类的本质特征。

(四)清化送气鼻音、边音实证的问题

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中，苗瑶语、侗台语、藏缅语、孟-高棉语、越-芒语普遍存在清化鼻音、边音，但是，苗

瑶语除了存在清化鼻音、边音外，还有清化送气鼻音、边音。例如：

··133



语言文字学 2024.2
LINGUISTICS AND PHILOLOGY

在苗瑶语中，既清化又送气的鼻音、边音主要分布于苗语支语言，其中苗语川黔滇方言罗泊河次方言、重

安江次方言、平塘次方言、黔东方言北部土语、湘西方言西部土语有明显的清化送气鼻音、边音现象。在以往

研究中，靠听觉感知到有明显的气流从口腔、鼻腔同时流出，但不知道送气是鼻音、边音高度清化导致的鼻腔

强气流，还是鼻腔、口腔是送气气流的气流双通道，其基本性质无法做出明确的判断，这就需要用现代科学技

术相关仪器对鼻腔、口腔的气流作出实证研究，在口腔气流仪、鼻腔气流仪测定获取数据的基础上进行描写分

析，确定清化送气鼻音、边音的根本性质。

(五)送气清擦音实证的问题

在苗瑶语中，送气清擦音主要分布在苗语支的苗语黔东方言北部土语、川黔滇方言惠水次方言北部土语、

布努语努茂方言努茂土语。其中，苗语黔东方言北部土语、川黔滇方言惠水次方言北部土语送气清擦音的送

气成分较明显，而且苗语川黔滇方言惠水次方言北部土语还有鼻冠送气清擦音。苗瑶语的送气清擦音分别来

源于古苗语的*fʂ-、*ʦh-、*nʦh-、*s-、*h-、*ɳh、*ʂ、*ɕ-等声类。苗语黔东方言北部土语没有鼻冠音，*ʦh-、
*nʦh-、*h-、*ɳh-擦化与*fʂ-、*s-、*ʂ-、*ɕ-并反映为送气清擦音；苗语川黔滇方言惠水次方言北部土语有

鼻冠音，故*nʦh-、*ɳh-擦化但仍反映为鼻冠音nsh，*ʦh-、*h-h-擦化并与*fʂ-、*s-、*ʂ-、*ɕ-共同反映为送

气清擦音。例如：

苗瑶语的送气清擦音与送气清化鼻音、边音属同一语音类型，需要对其进行实证研究或感知研究，在获取

翔实数据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送气清擦音的性质，尤其要关注送气音的发声态和气息流与送气清塞音的共性

与差异。

(六)长短元音实证的问题

在苗瑶语中，有音位价值和声学语音学价值的长短元音对立仅分布于瑶语支语言，但在元音中的分

布和配列明显不对称，配列不整齐，瑶语标敏方言、藻敏方言没有长短元音对立，虽然勉方言有长短元

音对立，但绝大多数语言点仅分布于 i、a两个元音，金门方言的长短元音对立相对丰富，可分布于多数元

音。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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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瑶语中，同一个土语或同一个语言点的同一种语音规律同一个音类，有的元音读为长元音，有的读为短

元音，是“口耳之学”记音的疏忽，还是语言事实就是在特殊语音条件长短有别?这是要进行实证研究才能解释

清楚和解决的问题。在实证研究中，可以通过声学语音学的实验或感知实验来获取精准数据并计算同一个土

语或同一个语言点的同一种语音规律同一个音类韵腹与韵尾之间时长来判断元音的长短，也可以通过声学语

音学的实验或感知实验来获取精准数据并计算长元音与短元音时长的差异，进而判断是否存在长短元音的对

立，以验证“口耳之学”判断的结果与语言事实。

(七)声调分化实证研究的问题

苗瑶语声调分化与汉语、侗台语分化一致——四声八类——声调因声类的清浊一分为二，清声类是一个

调类，浊声类是一个调类，有的叫单数调、双数调，有的叫阴类调、阳类调。除苗语罗泊河次方言外，苗瑶语绝

大多数方言土语的声调都经历了“一分为二”“四声八类”的发展历程。随着塞音韵尾的消失，有的语言或方言

土语仍保持“四声八类”的格局，有的方言土语的入声声调并入舒声调，但也有的语言或方言的声调依据声母

的全清、次清性质或者依据声母的全清、次清性质和元音的长短对立作了进一步的分化。

苗瑶语的一些语言或方言土语的声调分化为八类后，因古声类声母的全清和次清，阴类调A1、B1、C1、D1
分化为两类，标记为1a、1b，3a、3b，5a、5b，7a、7b，构成“四声八类十二调”。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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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瑶语的一些语言或方言土语的声调分化为八类后，依据声母的全清、次清性质和元音的长短对立，如瑶

语金门方言在入声调里，长元音用一个声调，短元音用另一个声调，同时又因古声母来源的清浊分化出两个声

调，可以标记为1a、1b，2a、2b，3a、3b，4a、4b，5a、5b，7a、7'a、7b、7'b，8a、8b，形成“四声八类十六调”。瑶语金门方

言与苗语川黔滇方言麻山次方言一样，阴类调因声母的全清、次清，声调一分为二。例如：

苗语川黔滇方言麻山次方言有送气音，但可以像瑶语金门方言云南省河口瑶族自治县瑶山乡新寨话一样

用声调来区别古声类的全清、次清，这是声调分化的根本原因。古苗瑶语的入声调在现代语言中，由于塞音韵

尾的脱落会导致声调的合并，如果发生声调合并，通常是阴入并入非阴入，阳入并入非阳入。声调合并并不影

响调类的存在，声调合并是调值特征，属共时变异，调类是历时演变。因此，瑶语金门方言的入声调仍保持历

时演变规律，依古声类的全清、次清及古韵类元音的长短对立分调。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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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的研究以历史比较为切入点认为苗瑶语声调的分化与古声母的清浊、全清、次清有关，古声母的清浊

是声调一分为二形成“四声八类”，又因古声母的全清、次清使阴声调一分为二形成“四声八类十二调”，再因古

元音的长短对立，使入声调在一分为二形成“四声八类十六调”。这种声调分化在中国的语言中是罕见的，除

“口耳之学”的解释外，需要用现代科学技术试验来证实声调分化形成的调值准确性，声调分化后不再区分声

母全清、次清而区分元音长、短对立的原因以及发声态、音理、学理，需要用现代科学技术实验来实证声调分化

后的调值特征和调类特征。

(八)连读变调韵律实证的问题

苗瑶语有连读变调现象，而且有的语言的连读变调现象很复杂。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苗瑶语呈现首

音节限制、尾音节限制两种互为镜像的连读变调现象。

苗瑶语首音节限制连读变调，是指由首音节的声调调类限制后一音节声调调类的调值并使之连读变调的

现象。这种现象主要分布于苗语川黔滇方言的绝大多数次方言和土语、布努语的大多数方言和土语、唔奈

语。例如：

苗瑶语尾音节限制变调，是指由尾音节的声调调类限制前一音节声调调类的调值并使之连读变调的现

象。这种现象主要分布于瑶语及苗语黔东方言西部土语、唔奈语。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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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苗瑶语连读变调的基本功能是构词、构形，其结构形式的类型与苗瑶语名词性短语句法结构的

语序类型有高度的一致性。首音节限制变调主要分布于苗语、布努语，为右侧音节变调，意味着左侧节律重

音，而尾音节限制变调主要分布于勉语，为左侧音节变调，意味着右侧节律重音；首音节限制变调与尾音节限

制变调同时分布于唔奈语，意味着唔奈语具有左、右侧节律重音。在苗瑶语的复合词构成形式和名词性短语

的语序类型中，苗语、布努语、巴哼语等的中心语前置于修饰语，而瑶语、畲语等的中心语则后置于修饰语，正

好与连读变调的构成形式高度和谐，可以推测苗语、布努语、巴哼语与瑶语、畲语是互为镜像的节律重音，苗

语、布努语、巴哼语等为左侧节律重音语言，而瑶语、畲语等则为右侧重音语言，这是由语言接触和语言影响导

致的，苗语、布努语、巴哼语等保持着苗瑶语原有的节律重音，而瑶语、畲语等则与汉语趋同，是语言影响的结

果。不过，这只是基于“口耳之学”和母语人语感的推测，事实是否如此，需要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语音试验和

感知试验，以翔实的数据来验证和实证“口耳之学”推测是否正确和准确。

(九)元音和谐实证的问题

苗瑶语词汇范畴化有数词分类和词汇性成分分类两种手段，数词分类是用类别词对名词进行分类并使之

范畴化，词汇性成分分类是用前缀对名词进行分类并使之范畴化或用前缀使数词、量词、动词、形容词名物化

并范畴化。词汇性分类成分就是通常所说的前缀，在苗瑶语中，目前所见只有苗语川黔滇方言惠水次方言北

部土语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高坡苗族乡的一些语言点，在名词范畴化过程中有明显的前缀的韵母与词根语素

的韵母和谐现象。例如高坡甲定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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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定苗语前缀韵母元音与词根语素韵母元音的和谐是完全和谐，也就是前后音节的韵母完全相同，是远

接同化的结果。目前来看，前缀读音清晰，在听感上没有弱化的迹象，不是音节弱化导致的元音和谐，也不是

一个半音节，不像佤语、德昂语、布朗语、克木语、景颇语等孟-高棉语、藏缅语的弱化音节轻读。苗瑶语的元音

和谐应具有特殊的韵律特征，这就需要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其韵律进行实验研究和感知研究，以明确其韵律特

征，同时，可以通过实验研究和感知研究用精确数据说明前缀、词根语素的音长、节律重音，看前缀是否倾向于

弱化或节律重音前轻后重，如果是前缀弱化，那么应该是前缀脱落的前兆，如果是前轻后重节律重音，那么也

可以从一个侧面证明苗瑶语的节律与其连读变调、构词及语序类型一致。

四、结语

苗瑶语的系属长期存在不同的观点，实证研究表明苗瑶族群的Y染色体与孟-高棉族群关系密切。可见，

实证研究能从自然科学角度证明人文社会科学依据事实提出的一些认识和观点。基于“口耳之学”的研究从

共时、历时角度揭示出苗瑶语语言结构的一些规律，但其中诸如鼻冠闭塞音、间隙鼻冠闭塞音、鼻塞音、送气浊

音、清化送气鼻冠音、塞边复辅音、内爆音、清化送气鼻音、清化送气边音、送气清擦音、长短元音、全清次清分

调、长短元音分调、连读变调与节律重音、附加构词元音和谐与节律重音等一系列非常规、非常态的语音现象，

单纯从语音学角度不能完全作出充分的解释，其音理、学理很难从“口耳之学”角度得出明确结论。因此，随着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实证研究技术手段的提升，不管是语音实验，还是感知实验都已经广泛应用于语音的

研究，通过实证研究验证和解释了语言学者提出的一些语言现象，证实了或修正了基于“口耳之学”研究提出

的规律。可见，学者们在苗瑶语研究中揭示或提出的一些语音现象和语音问题，是完全可以用现代科学技术

进行实验研究和感知研究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实证研究来证实或证伪语言现象并推进苗瑶语研究的发展，为

语音学理论和普通语言学理论的发展提供真实语言现象实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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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Phonetics of Miao-Yao Language

Li Yunbing

Abstract：Since the early 20th century abundant progress has been in the research on Miao-Yao language, particular⁃
ly "the study of oral and audible science".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similarity as well as difference exists between Miao-Yao
language and other languages in China. The phonetic study shows that the special individual nature of Miao-Yao language is
hard to discern and modern scientific technology and method must be used for ve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onetic
study and linguistic fact. The special individual nature includes nasal sound, voiced plosive, nasal plosive, lateral plosive
diphthong, implosive, voiceless nasal lateral, aspirated fricative, long and short vowels, liaison tune-changed prosody, and
weakened syllable vowel harmony. The research on the special individual nature contributes to the research on Miao-Yao
language.

Key words：Miao-Yao language; phonetics; oral and audible science; empirical study; perceptu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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